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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小时在

乡下老家，时常听到大人们闲聊时说到这

句话。什么是金刚钻，什么是瓷器活，我始

终不得要领，后来虽然大致晓得了这句话

的涵义，但话中所说的金刚钻这一物件，

却是上中学时才知道的。当时老师教到石

墨和金刚石一节，用一把嵌有金刚石的玻

璃刀在玻璃上轻轻一划，再用手稍微一

扳，玻璃咔嚓一声脆响，从所划之处断裂

开来，这才晓得金刚钻是什么。

那瓷器活呢？父亲说，最简单的瓷器

活就是在碗盘杯子上錾字。这我就晓得

了，打小起，我们先是用木碗木调羹吃饭，

长大一些后，和大人一样，改用瓷碗竹筷

子吃饭了。那时每个碗的内侧碗底，都錾

有一个“杰”字或“湖”字，那是祖父和父亲

名字里的一颗字。去到寨里人家或走亲戚

时，他们的碗底也有一颗或两颗字。为什

么要在碗底錾名字呢？小时候我曾问过父

亲，他解释说，当下家家都困难，碗盏欠

缺，大凡有好事时，寨里人家都会来借碗

盏，或我们家有好事时，也会去别人家借

碗盏，好事过后，去退碗盏时怕弄错主人，

錾个字，就好清了。哦，这有点像界碑上的

红漆字，宣示自己的主权。

不知为什么，小时我常想，等我长大

后，新买的碗盏要全錾上“维”字。

我们老家地处山区，村民群聚而居，

寨子多建在山脚，寨边是农田。说是群居，

其实也散，单家独户较多。每遇哪家有红

白喜事，一项重要的活计就是去借碗盏和

桌子板凳。借碗盘杯筷时，一般由心细的

妇女们去，多数人家的碗和杯子底部都錾

了字，也好清退。桌子板凳由成年人背来

背去，小孩子是不安排去做这事的，怕背

着桌凳上坎下屋的，摔倒了麻烦。桌子是

平时摆在堂屋神龛下的高大四方桌，借桌

人钻到桌下，腰一弓，撑起桌子就出屋，扛

桌人只能看见脚边的一点地方，又是泥土

小路，没经验的话很容易摔倒。长板凳就

好扛多了，三根或四根码起，上肩就扛走，

有经验的人可以两边肩膀同时扛。一般人

家的碗盏不多，顶多有一两桌，桌凳也一

样，多是只有一张大四方桌配四条长板

凳，平时不常用这桌凳，都是逢年过节时

用于摆老人家用，就是在桌上摆好几个酒

杯，筛上米酒，再把略煮熟的猪脑壳和公

鸡摆上桌，烧钱纸、点上香，算是祭祀了祖

先。这是过年时的做法，平时摆块刀头肉

就可以了。过节气时如来客多，火铺坐不

下，就在堂屋四方桌上摆一桌。

乡里的红白喜事，特别是白事，满寨

人都来帮忙，占去了五六桌，加上客人，往

往有二三十桌甚至更多。场地窄的人家，

分班次开流水席，有一班开五桌六桌的，

吃过三四班才把客人招待完，这就需要事

先借齐碗盏和桌凳。为避免退错行头，多

数人家的四方桌和长板凳背面，都用毛笔

写上自家的名号。有不写名号的，就发生

过退错行头的事。那年寨里有家接媳妇，

退错了几根板凳，有一家的女人扛着板凳

一家家上门，把人家的板凳看个遍，终于

找到了自家的板凳。她把扛的板凳放在那

户人家，把自家的板凳扛回，那户人家却

哭笑不得：你扛来的这根板凳也不是我家

的啊！哦，那你就再扛起去一家家辨认吧。

如此反复，循环了三四家，板凳才得以各

归原主。这事被寨里的人闲聊了多年，告

诫退行头的人要认真仔细。碗盏倒是没有

退错的，因为都錾上了张三李四的大名。

我还没有等到在碗盏上錾上自己的

“维”字，就走出了山乡。

去年腊月，家族中有个长辈逝世，我

回乡里去悼念，开客那天，我担心起碗盏

桌凳来。母亲说现在不同了，一般人家都

置办了五六桌的碗盏，还有置办了十来桌

的，四方桌或圆桌也备有几张，一般四五

桌客都够用，就不用借别家的行头了。像

红白喜事要开十几桌的，只要借一两家

的碗盏桌凳也就够了，分正屋堂屋内外

几处摆放，各处的行头各处摆放收捡，互

不掺杂，不管錾不錾字，也不会搞混淆

了。以前遇有白事，寨里的亲戚喜欢邀请

每家都陪去上祭，似乎队伍越大越有面

子。现在政府号召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他事不办，加上外出打工人员多，留在寨

里的人少，那种大伙拢的场面不太时兴

了。家族中人、平时要好之人，才邀陪去，

酒席规模一般不大。遇家族多、亲戚多、

朋友多的人家，如果自己的碗盏桌凳确

实不够、人手也不够的话，可以请家政服

务公司上门操办，桌凳碗盏都由他们带

来。那种一家有事、满寨子都得安排相当

一部分劳力采买、下厨、摆桌凳的事，已经

发生了改变。

我想起来了，有些地方更是走在前

头，在自然寨里修有合约食堂，桌凳、碗

盏、灶台等所有行头配齐，平时可以聚会

议事，一有红白事特别是白事，大家都齐

聚这里，各司其职，锅碗瓢盆，有序奏响。

我这“维”字已经没必要錾到自家的

碗盏上去了。

三月的门被春风叩开，梅花、樱花、桃花、

梨花从千里彝山的枝头弥漫开来，漫过田野、

漫过村庄、漫过门槛，漫过我的微信朋友圈。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疫情的影响已经渐渐

消退，在城市里憋屈了好久的我和妻子，周末

总想去野外放放风。当我们到达化佛山飒马

场时，阳光出炉，蓝天出海，白云袅游，上天正

在用一种春分节令的目光，俯瞰脚下云贵高

原、滇中腹地演绎的一场阳春白雪的大戏。

地处高寒山巅的飒马场，原本没有这么大

规模的梨花。前些年，为了这里的彝族群众能

够早日脱贫奔小康，当地政府请来果树专家把

脉问诊，立下军令状，种植云南红梨，建成了万

亩大果园。一花引来万花开。一朵梨花、一个

红梨，成了飒马场、大平地、秧田冲、小石桥地

区乡村振兴的支撑，成了乡村旅游的引爆点。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来飒马场看梨花，仿

佛是在家门口看春天。当我跟随妻子踏入白

茫茫的梨花雪园时，转眼间就被一树树、一朵

朵、一串串、一片片“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雪景

淹没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妻子早已迫不及待，

跑到花絮如柳的梨树下絮絮叨叨，催我赶快

拍照。

“咔嚓——咔嚓——”试与梨花PK的妻子

摆出一副返老还童扮作春姑的姿势，在快门的

“咔嚓”声中，眨眼间被装进手机和相机肚里。

此时的风，不知是嫉妒妻子还是嫉妒我，

像无数顽皮捣蛋的孩子挥舞着无数只手，摇

落无数花瓣。千万朵雪花落在我头顶、落在

我肩头、落在我身上，我忽然间成了满头银发

的长者。

风不停地向我翻开春天的画景，让我观看

蝴蝶、蜜蜂和小鸟的痴情。它们比我还要“自

作多情”，潜入梨花，亲吻梨花，拥抱梨花。妻

子也不例外，红的、白的、蓝的、黄的裙子穿上

又换下，反反复复，移步换景，与梨花比美。此

时的我成了花的绿叶，成了妻子的陪衬。

诱人的花在风的导游下，牵引着妻子和

我，一会儿跑这里，一会儿跑那里。我拍妻子，

妻子拍我，虽是老夫老妻，往日的生活却被万

花筒翻新，一下子多了几分情调和花样。

我无意间回头一看，梨花雪地里，一个个

和我一样不请自来的城里人，涨潮般地扑向梨

花，扑向朵朵白云、朵朵雪花，前呼后拥，全副

武装，拿出随身携带的各种长枪短炮向花射

击，仿佛要来打一场梨花雪仗。

不远处，一群花一样的女人身着古色古香

的汉服，好像在拍戏。有人导演，有人指挥，穿

汉服的人在梨花间哼着曲调，伴随音乐不停挥

舞着长袖，像是乘着一朵朵飘逸的梨花，张开

翅膀，穿越古今，飞回汉唐。

花间雪下，还有一群穿着花衣服的彝家表

哥表妹，弹着弦子、拉着二胡、唱着左脚调。我

顺着音乐远眺，歌声响处，他们正在田园大舞

台上欢唱，一曲又一曲，不停地用视频记录乡

村诗意盎然的生活。那是花开的声音，那是乡

村振兴的田园牧歌。

在花天雪地的阡陌上，一群十七八岁的

男女“驴友”，蝴蝶、蜜蜂、小鸟似的在花前飞

驰，仿佛海浪上飞翔的海鸥。他们来来回回

穿梭，把花串成项链，展示着自己花一样的年

华和烂漫。

不知不觉间，两三个钟头的时光在雪花间

随风而去。走出花海，正准备打道回府，忽然

遇到几个熟人朋友，一个个满面春风，一边向

我们介绍说山那边的梨花更多更美，一边向我

们展示他们拍到的照片和视频。乐此不疲的

妻子拉着我，朝着他们的指向，一步步潜入花

海的心房。

繁花喂饱了手机，也喂饱了相机。妻子仍

然喋喋不休，来一次不容易，还要再玩一会

儿。我继续跟随妻子拍摄花的容颜、花的家

族、花的千姿百态，每到一处，都是梨花的殿

堂，都是花的盛宴。直到太阳当顶、手机瞌睡、

相机弹尽粮绝，妻子才恋恋不舍地收拾行装，

慢悠悠带我浮出雪地。

闻着花香，走出花地，路边水果摊后面坐

着一个肚子挺挺的中年汉子，卖的是冷藏的红

梨和黄皮梨。我凑上去问，老表，梨咋个卖？

男人说8块一公斤，本地梨，刚从自家冷库里

拿出来的。说话间他已迅速削了一块梨递给

我：“你先尝尝吧？”

我尝了一口，肉质细嫩，满嘴酸甜，于是顺

手买了几斤。见摊上摆着几个黑色的瓶子，又

好奇地问他：“老表，这是什么东西？”男人说这

是梨膏，自己加中草药熬制的，吃了消炎利喉，

止咳润肺。

我是个老鼻炎，每年春暖花开时节，过敏

性鼻炎就会复发，咽喉也经常不舒服，听他一

说，又随手买了一瓶。

他卖我买，无意间好像成了熟人。于是

我和他聊起每年梨的收成，他说起情况来滔

滔如水：自家有五十多亩梨园，四亩多樱桃，

好的年成30多万。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也

有20多万。

我夸他：你一年20万的收入比我高，可算

是大户人家了。

他笑笑说，算不上算不上，像我这样靠种

水果而盖了洋房、买了汽车的人家多的是，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又问，每年产这么多的梨，能卖得掉吗？

他说，每年梨成熟的时候，政府就会组织

人开车来就地收购，还有很多城里人来摘梨买

梨。少数卖不掉的，还可以做梨醋、熬梨膏。

临走时他一再邀请我，“五一”劳动节一

定要来飒马场摘樱桃，“火把节”一定要来飒

马场摘梨玩，我一边答应一边钻进车门。驱

车返程，身后渐行渐远的一个个村庄、一座座

别墅式的农家院房，被一浪一浪的梨花托起，

举过头顶。

花
开
飒

花
开
飒
马
场
马
场

□□
李
光
李
光
彪彪
（（
彝
族
彝
族
））

一直未有扎主席的信息。我却不敢找相

关人员打听一下，因我害怕听到那“突然不

幸”的消息，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眼

前，挥之不去，想他应已有90多岁了吧。两

年前得知他的继任者，内蒙古文联原党组书

记、作家里快都已去世了，而扎主席的近况却

一直未有知晓，只知他患糖尿病和脑血栓已

多年，似乎仍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中。我不敢

问，是不知怎样才能承受住那巨大的心理震

荡与重负。

多年前，应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因发表

了两篇小说，从工厂调至内蒙古《鸿雁》杂志

社当编辑。时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的扎拉

嘎胡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编辑部楼上，出于崇

拜和追梦的文学心理，便时常上去拜访。他

和我父亲曾同在科右前旗工作过，他年轻时

发表的长篇小说《红路》，写的就是这方天地

的故事。同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常将视点放在

草原牛羊的生活范围中不同，扎主席的这部

长篇小说，背景是在知识分子闹革命的校园

里。这部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长篇小说于1981年再版，其中所写的故事发

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虽然距今已

过去76年，但新中国成立前如火如荼的革命

激情和青春之歌历历在目。如果说王蒙的

《青春万岁》是那个青春似火年代的缩影，那

么《红路》则是从另一少数民族的视角烘托出

这一场景。

扎拉嘎胡曾于1947年在扎兰屯工业学

校学习，小说《红路》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学

校里两条道路、两类人物进行斗争的故事。

小说通过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错综复杂的

故事，回答蒙古民族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光明道路，还是跟着国

民党走倒退的黑暗道路？这一主题无疑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小说当年发表后，有评论文章认为，《红

路》通过一场特殊隐蔽的政治斗争，用蒙古族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同的生活道路来揭示

有关民族命运的重大主题。小说塑造的几个

性格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中第一批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

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塑造的共产党员额尔

敦，是蒙古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代表性

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为丰富当代少

数民族文学人物画廊作出了重要贡献。

扎拉嘎胡因当过多年内蒙古作协主席，

因而人们常称他为扎主席。虽然他也担任过

《草原》期刊的主编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但扎主席这一称谓是人们常挂在

嘴边的。年青时的扎主席长得白净帅气，有

一双睿智的大眼睛，因在青春年华时写出《红

路》而让人刮目相看。1966年在北京参加亚

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他被造反派抓回并关

进“牛棚”，受尽摧残。在这之前的1965年，

他完成了以包钢建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草

原雾》。当时正处在国家西部开发建设的高

潮，小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蒙古族第一代钢

铁工程技术人员的人物形象，唱出了对那个

时代如史诗般变革的赞歌。记得扎主席曾说

过：我的心灵里装满了对于我们蒙古民族的

爱,我多么希望我的爱能得到公认。这部小

说在饱经坎坷之后,于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拨乱反正后，扎主席的创作热情高涨，又

创作出了《黄金家族的毁灭》和描写草原英雄

嘎达梅林事迹的《嘎达梅林传奇》等作品。《黄

金家族的毁灭》是扎拉嘎胡历时10年创作的

长篇历史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杰出作

家尹湛纳希这个艺术形象。作家以严谨的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展示了清朝后期“黄金家

族”在内外交困的混乱中走向毁灭的历史悲

剧。扎拉嘎胡选择这么一位蒙古贵族知识分

子的历程来进行推演，说明他对尹湛纳希有

着深深的敬意。尹湛纳希创作的历史小说

《一层楼》被人们誉为蒙古族版本的《红楼

梦》，让人惊叹。

除此之外，扎主席还发表了《小白马的故

事》等诸多中短篇小说，出版有《扎拉嘎胡中

短篇小说选》和散文集《文苑沉思录》《黎明变

奏曲》等。我到北京工作后，有段时间在赴包

探亲途中，常会专程在呼和浩特车站停一下

去看望他，每次在文学创作和文坛轶事的交

流上都颇有裨益。有一年他给我的礼物是刚

出版不久的五卷本《扎拉嘎胡文集》，想想我

年轻时常拿着自己字迹缭乱的手稿，毕恭毕

敬地上楼找他审阅时的傻样，真是感慨万

千。扎主席却耐心看完我的这些习作并指出

一二，有些他推荐给一些地方刊物发表。我

当编辑时也曾编发过他的一些作品，想想也

是一种缘分。我读鲁迅文学院时，他见我发

表了一篇以草原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缰绳下

的云和海》，欣然命笔写了评论发表在《内蒙

古日报》上。他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时，我也常借送刚出版的《鸿雁》杂志

为名，穿过武警戒备的门岗，到他宽敞的办公

室寒暄一两句。

老扎，这是文学艺术界对他的昵称。

老扎为人厚道、没架子，晚年的他愈发显

示出宽容亲和的气度，矜持的笑容里包裹着

一种和善。他一直是内蒙古文艺界领袖式的

人物，上上下下的文学界人士，从年至耄耋的

老作家到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几乎都受过

他的扶掖与帮助。从对我早年毛孩子般没大

没小的行为举止的宽容中，就可窥见其有容

乃大的气度。

扎主席爱喝红茶，也很注意锻炼身体。

他洗冷水澡，饭后爱长时间散步。虽说身体

一直尚好，但或许正因为红茶和冷水澡的缘

故，不经意患上了脑梗，红茶应也是升糖的饮

品。但他仍让生命延续到鲐背之年，这也是

一种造化。大扎主席两岁的老伴刘枫于

2021年无疾而终，享年也是94岁，家里人一

直未敢告诉常年卧病的扎主席，怕加重他的

病情。感情非常深厚的两人心中常挂念着对

方，扎主席因一直未见到刘枫，嘴里就常念叨

着：老伴呀，老伴……

2023年3月9日，在扎主席的遗体告别

仪式上，静卧在鲜花丛中的他，在内蒙古自治

区各级宣传部门、文学艺术界领导和远道而

来的友人的追悼和哀思中，这样被描绘着：

扎拉嘎胡的去世，是内蒙古宣传文化事业无

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他的高风亮节、忠诚宽

厚，他的举重若轻、心明眼亮，都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

好人，老扎，成了人们交口赞叹的称

谓。当接到他家人传来的噩耗时，我言，他

病了这么多年，以94岁高龄去世也算善终

了。家人也回复：好人一生平安。当然，老

扎，好人。这是和他同辈和略小一代人的

尊称，我们则一直叫他扎老师和扎主席。

但我想再也没有称呼比这更贴切的了：好

人，老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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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老扎
□王 童

栗山村，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寨。这种橄榄式吊脚楼村

寨在大湘西无处不在，用无人机在空中俯瞰，黑压压一片

片分布在大山的皱褶处。药师、歌师、巫师、拳师、乐师等

民间师傅保障着村民自给自足的需求，一代代百姓在这里

繁衍生息，有的在远去，有的在消失，只有写对联的遗风依

然保留并不断发展繁荣。尽管对联的字写得不怎么周正，

内容少有引经据典，对仗也不怎么工整，更莫说平仄韵脚

了，但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红红的对联，给村子增

添热闹与喜庆，也增加了不少文化氛围。每家的对联基本

上是根据当时的家境而作，按当地人的说法叫“合景”，并

由自家人书写，而且大都是孩子们在书写，哪怕他们只有

小学一二年级，笔都还拿不稳，但他们身上寄托着家里人

的希望。

我记得的第一副对联，是父亲在饭桌上给我说的。当

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父亲一边说，一边用筷子在桌上比划：

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为柴；方户房中火土灶，因火生烟。又

说纪晓岚年轻时，有人给他出了个刁钻古怪的上联，“鼠无大

小皆称老”，纪晓岚略加思索就对出了下联，“鹦有雌雄都叫

哥”。这些都是我最早认得的汉字。

因为从小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大人的督促，《声律启蒙》

我们都背得，只是背死书作用不大，按大人们的说法就是

“叫天老蛙呱呱叫——没用”。果然到用的时候发现肚内

词汇太少，想老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其实名词

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的基本道理大家都懂，只是意境和韵

味难以达到要求，于是显得浅显粗俗。

20多年过去，我还清楚记得四叔春节写的一副对联。

当时四叔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大高中、老二初中、老三

小学，那年遇上全寨的猪发瘟，他家的十多头肥猪全都死

了，种的十多亩烤烟因雨水太多，烤出来成了“油桐叶”而

卖不掉。四叔一家连年肉都买不起，但大门上的对联却是

崭新的，上联是“一枝细笔写大字”，下联是“三个孩子读点

书”；横批是“下蛮扛着”。如果用对联的字词标准来衡量，

它并不算真正的对联，但写出了他们一家当时的处境。如

今四叔的女儿是一名人民教师，两个儿子在深圳当老板，

前几年村子里修路引水，他俩各捐助了10万元。

二狗与隔壁邻居有矛盾，邻居在城里当个小官。这一

年二狗大门上的春联是：“为人莫做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

底浅；当官不要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邻居看了觉

得是在挖苦自己，扛起楼梯就去把二狗家的对联撕了，大

年三十两家闹了起来。前来解决问题的生产队长虽然读

过古书，觉得这对联有些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只记得

“为人莫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却与这副对联关联

不大，支吾着一时不知怎么解决。

二狗说，我的对联贴在我门上，为何要来撕我的？

邻居说，你贴你门上，为何要伤害我呢？

二狗想说，我从书上抄来的对联，怎么伤害了你，但

话到嘴边又忍住了，这么说有损自己的形象，于是便硬

着嘴说，怎么伤害你了？就你一个人当官？全中国多的

是呢！

“我在你隔壁，贴到这里就是在骂我。”

“大门是我家的，我爱怎么贴就怎么贴，关你什么事！”

生产队长觉得两边讲的都有理，单从对联本身看，属

于良言警句，没什么毛病，便提出暂时不说此事，安安心心

过年，等过完正月十五再来处理。但案子应该怎么断，生

产队长心中没底，急得大年三十都过得不愉快。正月初

三，在公社中学当老师的外甥来给他拜年，两人酒后将二

狗家的对联拿来探讨，外甥说，这是明朝翰林大学士解缙

写的，二狗只是在开头加了几个字。

生产队长大腿一拍，很兴奋地说道，我就说了嘛，二狗

没读过几年书，不可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对联，我知道该

怎么处理了。

这种抄袭加修改的对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发

生过一次。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好日子刚刚起

步，人们高兴着咧，村子里的玉瘸子开了个修自行车的摊

子赚了些钱，母亲60岁时大办一场。他把老对联“天增岁

月人增寿”中的“人”改为“妈”，下联的“春满乾坤福满门”

的“福”改为“爹”，认为“妈”要对“爹”才工整。这事让村人

们笑到现在。

有了贴对联的喜好，寨子里随处都能见到对联。比如

一座桥上的对联：“一桥连两界，通四路，达八界，走东南西

北人；两坳望三坡，沿五里，过九阳，受日月星辰光。”四路、八

界、五里、九阳都是地名。陌生人读了这对联，对这里也有

了大致了解。再如养猪场的对联：“江氏配方六畜旺，土猪

美味万家欢。”横批：吃放心肉。公交招呼站的对联：“山间

招呼站，城乡一片情；出门中巴车，百姓乐开心。”村口一家

小餐馆的对联：“搞米酒三杯怕卵，传几声笑话解忧。”生动

表达了山里人的一种豁达。退休回乡的大伯，书房的对联

是：“夏种瓜果冬养畜，日荷锄头夜读书。”横批：自由自在。

前不久，我从微信群得知寨子里的鲁师傅过世了。想

到鲁师傅一生两大爱好是吹唢呐和打拳，还带了不少徒

弟，我立马就给他写了两副挽联，其一：“一代拳师，威震四

方存浩气；八音唢呐，韵咏千载留传说。”其二：“义无反顾，

礼乐传承，埋骨青山多锦绣；拳到无形，人间绝响，长恨乡

野少知音。”

喜乐哀怨两行字，别样情怀一生荣。一个普普通通的山

村对对联情有独钟，有的表达了快乐，有的书写了不幸，有的

感叹，有的敬重……一生经历的事都用对联记录着，这样的

生活确实有些别致。

錾字碗錾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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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嘎胡


